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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作为一位优秀的主持人，能分享一下自己

的成功经验吗？

敬一丹：我幸运地遇到媒体发展的好时候，又遇

到自己喜欢并适合的专业。环境和赛道，都决定了

能不能走得远，走得好。我一向害怕和机器、数字打

交道，上学的时候就想，自己肯定当不了工程师、做

不了金融。但我喜欢和人打交道的职业，这能唤起

我的好奇，并保持持久的热情。媒体人是职业沟通

者，在我的职业生涯里，常做的事就是记录和传播，

让人们彼此听到、看到，减少障碍和沟壑。世界这么

大，矛盾和冲突很多是来自沟通不畅，内心世界的孤

独、抑郁，外部世界的冲突、误解，都和沟通有关系，

学校、职场、家庭、青春期、更年期、男女老少……沟

通伴随着整个生命历程。我作为媒体人，能在变化

的时代做一个记录者、传播者、沟通者，是很幸运的。

记者：我们都喜欢您的主持风格，真诚朴素、理

性又温暖。我想这种温暖，是因为您心里装着观

众。这种风格是怎么形成的？

敬一丹：这和性格、经历、职业都相关。我生于

20世纪50年代，当过知青，经历过历史变迁，每一段

经历，都会留下痕迹。我刚到《焦点访谈》栏目时，觉

得自己缺少锋芒，不是很自信。后来体会到，这个栏

目不仅需要锋芒，还需要平衡、执着、韧性，这才使我

有力量和栏目相伴20年。《感动中国》是我倾情投入

的节目，那些感动你我的人从各种各样的背景中走

来，带着光，带着爱，给我精神滋养，让我有信心面对

现实。我喜欢去采访现场，半世光阴路上忙，见不同

的人、走不同的路、谈不同的话题，都潜移默化影响

着我。

记者：在央视这个又喜欢又投入的岗位 27 年，离

开的时候会难过吗？

敬一丹：不会，对我来说就是自然而然，按部就

班。我做好了这种准备。临退休前一年，我开始回望

自己的职业生涯，我要给自己写个“述职报告”，这就是

2015年出版的《我遇到你》。这本书出版十年了，母校

中国传媒大学的学弟学妹还在看。为什么？因为这不

只是一个人的职业记忆，也是媒体发展史的侧记。媒

体发展史可以从教科书里读，也能从个人记录中读，

《我遇到你》可以为年轻同行提供一些参照。最近十

年，我的读书和写书是融在一起的。我在读别人的书，

也在写自己的书。《走过》是我的第十本书，也是我所有

书里，最有松弛感的一本。这本随笔集以二十四节气

为时间轴，以走过的东西南北为空间点，时空交叉中记

录下心动的时刻。当我把近年的新媒体实践和体验写

进《走过》时，我想，这本书所呈现的状态，也可以理解

为：走着。

记者：以不同的方式沟通表达，您感觉有什么不

同？能谈谈您的阅读和写作吗？

敬一丹：媒体人可以有不同方式的表达，适合哪

种就用哪种。我在话筒和镜头前说的话、传达的内

容多半是公共话语，而文字表达更有个人色彩、更有

沉淀感。特别是退休后写的书，很多内容是怀旧的。

《那年那信》是一部书信体作品，我父母保留的

家信有1700封，不同年龄重读家信，有不同的感慨，

当父母年迈将告别人世时，我越发认识到这些信件

无比珍贵。这些信只是千家万户中的一家人的信，

是民间记录的小碎片，但碎片拼接起来，就还原了社

会图景。这本书的书名《那年 那信》，“信”是小家的，

“年”是大家一起走过的岁月。从父母相遇到四世同

堂，跨越了68年，社会变化巨大，这些朴素的文本有

一种独特的记录和认识价值。后来，我把自己中学

生、知青、研究生时期的四封信捐给了家书博物馆。

我还和我的大学同学一起写了一本书：《我 末代

工农兵学员》，以口述历史的方式回忆知青岁月和求

学经历。年轻人不知道什么是工农兵学员，是因为

亲历者没有告诉他们，如果那一段历史在他们视线

里是模糊的，那就是我们该做的事情没有做，代际沟

通是互相解词。书的封面有一句话：趁着我们还没

有忘记，留给孩子。这本书收藏在母校的校史馆。

面对至亲告别时，人会非常自然地思索生命。在

父母走向生命至暗时刻时，我和他们有过深度交流和

沟通。母亲走后，我写了《床前明月光》。面对生死的

时候，人往往是孤独无力的，读这些书，我得到启发和

帮助，书给我一种精神的力量，帮助我直面生命历程。

我妈妈用最后的生命时光给我上了一堂生命课，怎么

老去，怎么面对告别，怎么和孩子谈生死……写作不仅

是回味失去至亲的眼泪和痛苦，还有更多的对于生的

思索。

记者：在您的生命中读书和写书是互相影响的

——爱读书是受谁的影响？

敬一丹：我妈特别在乎文字。她第一次见到我

爸爸时，他正在读书。在我妈心里读书就是最美的

样子、是最好的事情，这个倾向对我们的影响是潜移

默化的。上世纪60年代时父亲就给我们四个孩子订

杂志。我妈妈说，报纸副刊的故事孩子们也可以看，

或者可以订一本杂志，四个孩子轮流看。但我爸爸

坚持给姐姐订了《中国少年报》，我是《儿童时代》，弟

弟是《小朋友》。邮递员送来报刊，我们拿着花花绿

绿的杂志，在院里小朋友羡慕的眼光中跑回家，特别

满足。我父亲在家里手不释卷，那形象，无声地影响

到我们。

记者：刚才您谈到的《那年那信》，也和母亲的珍

惜文字有关吧？

敬一丹：我妈妈珍惜一切家人的文字，她把家

人离散时的信做了整理装订，编辑成册，交还给儿

女。四世同堂的大家庭，幼小的孩子们还能看这些

泛黄的信吗？我在父母和孩子之间做了一场接力，

以信中信的方式结构，融入信中背景，把这些信件

故事化了。

我珍惜着父母的珍惜，希望让日渐无力的妈妈

得到精神慰藉，出书之后我内心安宁，《那年那信》是

我妈读的最后一本书。后来爸爸得了阿尔茨海默

症，不能看书了，我们仍习惯推着轮椅带他去书店。

他在书架上那么多书中，发现了《那年那信》，他停下

来，指给我看。我流泪了。

记者：您现在读什么书？也会围绕写作选择相

关的读物？

敬一丹：熊景明的《长辈的故事》、梁鸿的《要有

光》。我在写《那年那信》的时候读齐邦媛的《巨流

河》，是写时代背景下的家族命运，非虚构比虚构的

故事更有启发意义。阿那亚社区就有一个家史群，

交流自己长辈的故事。读的虽然是别人家的故事，

但在读的过程中认识了共同的大时代。我喜欢读这

一类作品，而且更倾向于女作家的作品。

记者：《走过》中还提到《读者》曾作为枕边读

物。您的枕边书还有哪些？

敬一丹：我的枕边书多半是和二十四节气有关

的。比如说气象先生宋英杰写的《二十四节气志》就是

一部“气象百科全书”，我把它当成工具书。十几年前

我做过新媒体音频传播，就是朱伟的《微读节气》，是他

在微博发表的节气主题短文，后来和年轻人合作《节

气·长城》融媒体节目，对我来说也是新体验。“节气”

和我同在，半个月一次的节奏，不疾不徐，成了我的生

命节奏。

记者：您在文学作品里看到过您自己吗？最有

共鸣的是哪一本书？

敬一丹：我在《班主任》里看到我自己。上大学

的时候，我读到刘心武的《班主任》，女主人公谢惠敏

是团支部书记，特别自律，严格要求自己，也严格要

求别人，相信一切印出来的东西。老师说团组织生

活不一定念报纸，也可以爬山。谢惠敏说，爬山叫什

么组织生活？我们读的是批宋江的文章；到农村的

时候，她看到一个男生手里拿着麦穗，就批评说，你

怎么能带走贫下中农的麦子？得送回去！那个男生

不服气，说要拿回家给家长看看麦子长得有多棒。

最后谢惠敏还是把麦穗还给了农民。看了小说之后

我想，我就是谢惠敏。我在少年时代相信一切印出

来的文字，心里从来没有问号，天真烂漫也不属于

我，我就是缺少独立思考的“小大人”。刘心武的小

说触动了我，使我有了自省，难忘那个时代的阅读帮

助我成长。

记者：面对海量的图书，您怎么选择？

敬一丹：对我来说纸质书和电子书是互补的。

手机里看到的信息有点导读的意味，看到有兴趣的、

值得细读的就找纸质书来读，需要泛读的就在手机

上读了。这两种阅读，不是非此即彼，是互补的。

记者：在不同年龄阶段，您读书的倾向有什么不

同？有什么难忘的记忆？

敬一丹：我青年时期喜欢看传记、读小说，中年

以后喜欢看非虚构。在应该读书的年龄，我经历了

书荒年代。《走过》中有一篇《53年 同一个图书馆》，

写到我中学时无书可读，图书馆是封闭的状态，不封

闭的话那些书可能被烧毁、被批判。黑龙江图书馆

要倒库，需要学生帮忙整理图书，我才有机会走进图

书馆，发现竟然有这么多书！我第一个反应是，这些

书我能看吗？这不都是被批判的“毒草”吗？比如

《红楼梦》《简·爱》《红与黑》《安娜·卡列尼娜》……每

天收工，我们可以悄悄拿书回家，读了这些书让我看

到了书海的边缘。书荒年代图书馆给了我光，53年

后，我去寻找那个书库，我不想忘。

据《中华读书报》

敬一丹：阅读帮助人成长


